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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驳壳枪，一条旧腰带，一顶
破军帽， 还有一件叠放得整整齐齐
的军大衣……这四件展品， 安安静
静地躺在海南省农垦博物馆的橱窗
中，是该馆“军垦情”展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几乎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
停下脚步细细凝望，若有所思。

其实， 博物馆里有很多件旧军
衣，但唯独这件最为引人注目。 它的
特别之处———颜色并非中国军队常
用的浅灰色和橄榄绿色，而是土黄色；
衣服内衬，还写着几行细密的日文。

没错，它是一件日本军装。 而它
的捐献者， 却是一名祖籍海南文昌
的普通中国军人———张运福。 在这
件军装陪伴了他数十年光景后，他
将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日日伴着
海南垦区的劳动号子， 替代他铭记
和讲述那段流金岁月……

7612名解放军
组成“林一师”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像
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
的希望……”1952年， 如火的七月，
19653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向南急行
军。 从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
程”的特殊番号可以看出，他们的使命
光荣、任务艰巨，是史上独一无二的特
种兵。 其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9军第 152师的 400多名将士走得
比谁都要远，脚步也更为坚定。

海南，是他们的目的地；胶种，是
他们最终争夺的战果。而他们不知道
的，是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片又一片
荒郊野岭，和数不清的艰巨挑战———
野兽、台风、痢疾、酷暑……更不知
道， 手中仅有的最原始的锄头砍刀，
能否抵挡这一切。

很快，日夜兼程后，他们与从海
南驻军中抽调的独立第 26、27、28
团官兵顺利会合。 从此这 7612名精
壮的汉子，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林业工程第一师”（下称“林一师”）。
时任第 27 团组织股股长的张运福
就在其中，被调任任“林一师”二团
政治处宣传股股长。

“官还是原来的职级，兵还是那
些兵，枪支弹药还在身上挎着，就是

番号变了，隶属关系变了，任务也改
变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
七千余人， 合力为海南橡胶垦殖历
史翻开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当时，橡胶被当成重要的国家
战略物资，大到飞机、坦克的建造，小
到雨衣、雨靴的制作，都离不开它。也
正因如此，在西方世界对中国开列的
禁运物资清单中，橡胶就在其中。”张
运福告诉记者，1950年底，西方列强
甚至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国际统筹委
员会，把禁运橡胶扩展为针对整个东
方世界的共同行动。 一条禁运封锁
线，呈半圆形牢牢围住了中国。橡胶，
变得比金子还要宝贵。

蹲在树下守候胶种掉落

“向热带雨林要橡胶”。 多少年
了， 张运福还记得这壮志凌云的口
号。 可胶种在哪？ 那时的中国，橡胶
主要生长在交通不便、 地处偏远的
琼海、万宁、陵水等海南的 18 个市
县， 由于多年疏于管理， 呈现产量
低、分布散的特点。 一旦成熟就四处
散落的胶种更是难以寻觅。

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最
笨的办法———59.34 万株橡胶，一棵
棵去找； 全国大面积种植橡胶所需
的近 1亿粒种子，一粒粒去寻。

“我们先是开荒垦林，把老胶园
里的灌木、杂草除去，把林段清理得像
一个小晒谷场，让胶种掉在地上能被
迅速发现。”张运福介绍，胶种娇贵，从
树上摘下的没有成熟，不能发芽成树；
落地久了的容易受潮，也不能孕育成
功。 战士们只好露宿风餐，日夜轮班，
眼巴巴地等着胶种往下掉。

“它们通常两至三颗抱成一团，
成熟后就重重地摔到地上，发出清脆
的响声，向四周弹开。 ”在那时，占地
一亩的胶园， 往往要安排近 40人守
候。张运福说到兴起，或蹲或趴，比划
起来，“我们白天黑夜不停轮值，只要
听到‘啪’一下，就一个激灵跳起来屏
住呼吸、仔仔细细地找。 夜深了看不
清，就三两个人组成小组，提着一只
马灯，跪着、爬着、摸索着找那些落得
‘不合时宜’的种子。 ”

这些往日里只会冲锋陷阵的大
男人，竟如此心细如丝，充满耐心，
甚至情愿长久地蹲在树下守着胶种
掉落， 或者趴在草丛里寻捡错失的
“黄金”。 尽管如此，还是怕有疏漏，
因为哪怕只是瞬间的出神， 都有胶
种滚落遗失的可能。

毒蛇、害虫和寂寞，一刻不停地
攻击他们的身心。“为了防蛇鼠啃咬，
我们睡在树下简陋的木架子上，常常
睡到一半就跌落在地。最可怕的是无
处不在的‘山蚂蝗’。”张运福还记得，
曾有一名战友摔落在地后发现自己
腿上到处是血，一摸才知道是蚂蝗钻
进了裤腿，“‘山蚂蝗’无孔不入，战士
们的耳朵、鼻孔，甚至秘密处都逃不
开它们的入侵。 当地老百姓心疼我
们， 拿出自家的蜂蜜给我们灌进伤
口，这才融化了寄居其中的害虫。 ”

不记得有多少战士筋疲力尽倒
在橡胶树下，身上是红一块、紫一块
半干的血渍，抬回到一半，醒来又喊
着快将他们送回胶园。 二团某营的
营长曾被毒蛇咬伤昏迷不醒， 战士
们发现他时， 手里还紧紧抓着一粒
胶种。

“牺牲的人不少， 伤病的人更
多，但那种干事创业的热情，不亚于
冲锋陷阵。 而且那段时间我们感到
特别满足，至少有饭吃、有衣穿。 ”在
年轻却早已吃够战争苦的张运福等
人看来， 屯垦戍边比起上阵打仗已
经“幸福”太多，看着一颗颗饱满的
胶种，一株株冒出新绿的橡胶苗，他
们的心里就像抹了蜜糖一般，“1952
年 11 月，不到 4 个月时间，我们就
完成采集胶种 379.5吨，超额完成了
原下达的 50万斤任务。 ”

我们是浴血奋战的真军人

“两年后，越来越多学生、农民
和工人加入农垦队伍， 从北边下来
的‘林一师’官兵也逐步实现了转业
复原，离开海南。”1954年，在那场集
体转业的大潮中， 许多人不得不离
开部队， 变身农民或工人， 只有些
“运气好的战士”，能继续保留军衔，
满怀一腔热血投入抗美援朝战争。

张运福没有那样的 “好运气”。
他被分到华南垦殖总局海南垦殖分
局的澄迈垦殖所担任保卫股长和所
党委委员。 此后很多年里，他总对着
一件军大衣怔怔发呆。

“这件军大衣是从日本兵的仓
库里缴获的！ ”提起往事，张运福很
是自豪，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亲
身参与多场战役， 还曾任琼崖独立
总队部警卫队警卫员， 负责冯白驹
和刘秋菊的保卫工作。 但回忆起某
些细节，他还是显得有些黯然。

“那些年真苦啊，战士们没有房
住，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 ”在张运
福的记忆中，当时每位战士仅能分得
两件短袖上衣和两件短裤， 穿破了
补，补好了穿，直至不能再补，男战士
们才会把它们剪开擦枪，而女战士们
则用来缝制月经布，一点儿也舍不得
浪费。“可日本兵有钱，他们的军衣又
厚又结实。 ”张运福说，于是，每每打
死或俘虏一名日本兵，除了要收缴他
的枪支弹药之外，战士们也不会忘记
把军衣脱下带走。

张运福的这件军衣， 就是在日
军投降后，从他们的仓库中缴获的。
“我们全数把近 20 件大衣交给了上
级。 ”张运福乐了，“没想到，很快上
级又将衣服发了回来， 奖励给我们
营级以上干部一人一件！ ”

从此， 这件军大衣被张运福带
在了身边。但几十年了，一直到捐献
之前，他几乎没怎么穿过。 “毕竟是
日本兵的衣服， 再冷我也不屑于穿
它。 ”张运福顿了顿，又说，“可它是
一种荣誉， 证明了我是一名浴血奋
战的军人。 ”

要知道，转业的人，枪支弹药随
着军衔的撤销都被收走了，取而代之
分到每个人手上的， 是一顶草帽、一
把锄头和一把镰刀。 “唯一留给我们
的，只有本就属于我们的军衣。 但从
此军衣穿破了， 再没有人给你补，给
你换，没了就没了。”张运福再舍不得
‘消耗’ 任何一件军衣， 解放军的也
好，日本兵的也罢，它们更多的，承载
了他对军旅生活的全部记忆。

（本版照片部分由海南省农垦
博物馆提供）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
斗的武器保存起来 ，拿
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当
祖国有事需召唤你们的
时候， 我将命令你们重
新拿起战斗的武器 ，捍
卫祖国。 ”———这是 62
年前， 毛泽东向 10 万
驻疆将士发布的 《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这道命令， 让数十
个师的正规军变成了建
设师，从此，中国人民解
放军多出了一个神秘的
兵种———特种林业工程
部队 （下称特林部队）,
在西方列强的封锁打压
下， 用铁一般的意志在
海南、广西 、广东等地 ，
描绘出了一幅震撼世界
的人工植胶新版图。

时光荏苒，62 年光
阴如水流过， 曾经意气
风发的 19653 名将士
如今在世的仅有 500
余人，且都垂垂老矣。再
不寻觅， 这段铁血往事
或将永远被历史湮灭 ，
被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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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 琼崖纵队老战
士、林一师老战士张运
福为海南农垦艰苦创
业做出贡献。

隰 张运福用过的
军装、腰带等。

张运福近照。


